
        
            
                
            
        

    
萤蝶之雪翼第1节 让幸福的人不幸

 

让幸福的人不幸，让不幸的人更不幸，是我人生里最大的乐趣。

或者，也是最大的意义——

女巫看着小女孩，显然觉得很有趣的样子。

小女孩躺在鲜血里，金黄色的头发上全是鲜血，气息微弱，随时都会死去，在她头顶上方，月白色的萤蝶正在飞翔，仿佛利剑一般的尾羽危险的在小少女颈项附近徘徊，随时随地准备割断她的喉咙。

但是女巫知道，萤蝶不会再有下一步的行动了，没有主人的命令，萤蝶不过是一只有着美丽尾羽的普通蝴蝶罢了。

而现在，它们的主人已经不可能对它们下任何命令了。

金绿色的眼睛调转了方向，凝视着远处血泊里的男人和女子，艳丽的嘴角上弯，她笑了起来。

关于那对青年男女的过往，是另外一个故事；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少女的家族在一夜之间被毁灭，然后，向女巫求助的少女在十三年后向自己的仇人复仇，却发现，自己喜欢的男人原来是仇人的儿子。

绝望中，少女杀掉了自己的爱人，然后自杀——看了一眼鲜血，女巫唇角美艳的弧度继续上弯，虽然最后这样不幸的结局很让她高兴，但是，这样简单的剧情这样简单的故事……无法让她觉得有趣啊。

或者说，这样的不幸，似乎太无趣了点。

“似乎还没死透的样子……”她喃喃自语，手指轻弹，鲜血中的青年、少女和女孩，就一起消失在了萤蝶月白色翅膀柔和的光芒之下——

 

萤蝶之雪翼第2节 用“仇恨”就足够了

 

玛格•格罗菲斯是在一片可以让人觉得窒息的玫瑰花香里苏醒过来的，金色的头颅四下摇晃了一下，小小的孩子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骇怕的在丝绸软床上蜷缩起了小小的身体。

被血红到近乎黑色的玫瑰包围着，昏迷前的记忆也一点一点的回到了她的脑海中。

鲜血、萤蝶、少女、兄长、鲜血——

当她的小脑袋想起这一切的时候，她下意识的抱住自己的身体，仿佛那细弱的手臂可以抵挡去外界所有的伤害。

“嗨，我可爱的小小姐，你现在如何了？”女子轻笑的声音带着无法形容的绵软气息，温软一如丝絮，隐约上扬的语尾荡漾着妖艳的气息。

玛格抬头，全是泪水的大眼睛里荡漾着疑惑与恐惧，她小心的抬头，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女人。

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女人，乌黑到仿佛黑玫瑰花瓣似的头发下是一双美丽的金绿色眼睛，看着玛格，女人无声无息的笑了，把手里精致的银烛台放在了床边，女子笑了起来，看着瑟缩成一团的玛格。

“不要一幅如此害怕我的样子啊，小小姐，请相信我，我不会伤害你的。”女人笑着，两只血红色的萤蝶围绕在她周围，亲昵的盘旋着——她记得很清楚，那是夺取了她所有亲人生命的存在！她的父亲、哥哥以及家里的人都是在这对萤蝶的翅膀下倒下的，她知道，她很清楚！

现在，连她这个家族里唯一的幸存者也要杀害吗？

小小的身子剧烈的痉挛，玛格恐惧的看着女人肩膀上的萤蝶，只觉得有什么堵住了喉咙，让她连话都说不出来。

察觉到玛格凝视她的视线转移向了肩膀上，看看她苍白的脸色，女人却优雅的笑了起来，“放心吧，小小姐，现在它没有能力伤害你了，我叫埃罗卡，亲爱的玛格。”说完，女人靠近她，猫一样的金绿色眼睛直直的凝视她，“小小姐，你知道吗？你的哥哥……并没有死哦。”

记忆里关于哥哥的最后画面就是他用短剑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哥哥没有死吗？

立刻，希望在玛格幼小的心灵里面再度充溢了起来，恐惧被抛到了一边，玛格扑过去，抓住埃罗卡的袖子，“……怎么做？怎么做才能救哥哥？！”

凝视着自己混杂着金线的黑色蕾丝袖子被小女孩紧紧的握在掌心，埃罗卡很开心的微微轻笑，艳丽的红唇弯成一个妩媚的弧度，她低头，黑色蕾丝斗篷下的黑发微微的垂下来，荡漾在白皙的容颜前面。“很简单。”她低低的说，微笑，“用‘仇恨’就足够了。”

说完，有着金绿色眼珠的女巫温柔的继续靠近她，在她耳边细弱的呢喃，“如何？很有趣不是吗？”

看着不了解她在说什么的小玛格，埃罗卡笑的很愉快，她直起身子，轻轻弹指，随着她的动作，在埃罗卡的身后，一对青年男女的身影浮现在了黑暗之中，随着女巫的动作，其中的青年——玛格的兄长凯里缓慢的张开了眼睛。

 

萤蝶之雪翼第3节 无声的盘旋

 

玛格双手捂住嘴唇，看着缓慢落在自己面前，睁开了眼睛的兄长；这是奇迹！她的哥哥！她那个被杀害的哥哥！那么，她的父亲和其他亲人也有可能复活了对不对？

满怀希望的看着埃罗卡，小女孩天蓝色的眼睛欣喜的闪烁着泪光，但是回应她的，却是女巫诡秘上弯的唇角。

凯里的身体跌落在了柔软而血红的玫瑰花瓣之中，男人海蓝色的眼睛张开着，却没有半点神采，仿佛是人偶的一对蓝水晶眼珠，没有一点人的真实感。

“抱歉啊，我只能让没有死的人活下去，可没有厉害到能让死人也复活的程度呢。“这么说着，埃罗卡终于觉得事情开始有趣起来的微笑着，轻轻挥手，让另外一具柔软的女子身体落入在凯里的身边。

玛格没有仔细听埃罗卡饶有深意的话，她只是憎恨的看着血红到漆黑地步的玫瑰花瓣里一张属于成年女性的苍白面容——上帝在上，她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个女人的，就是她！就是她毁灭了她家的一切！

埃罗卡笑了起来，涂抹着血红蔻丹的指头抚摸着玛格细腻的肌肤，她的声音轻柔得象是天上的星光，“我把他们两个都交给你了，玛格，记住，唯一的饵食就是‘仇恨’，当这对萤蝶变成雪白的时候，玛格，你的愿望才能实现，你的哥哥才会回来。“

说完，饶有深意的看了她一眼，女巫以一种轻盈到似乎在空气中飘浮一般的姿态走了出去，留下一串没有善意的笑声在充满玫瑰花香的房间里伴随着小小的玛格。

什么意思？哥哥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玛格不了解女巫话里的意思，她只能小心的爬向凯里，把均匀呼吸着，却仿佛雕像一般没有生气的兄长紧紧抱在怀里，紧紧的，再也不放开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这是她在世界上唯一的血亲了，只要哥哥好好的，她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出，她什么都愿意做！

豆大的泪珠从蓝色的眼睛里滚落出去，滴到凯里金黄色的头发上，满满渗透了下去，而小小的玛格没有看到，凯里那双涣散的蓝色眼睛，即使是在完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也依然凝视着旁边那苍白的女子……

而那对血红色的萤蝶则无声的盘旋在幼小女子的身旁，舞动的羽翼仿佛是想安慰她的哀伤。

 

萤蝶之雪翼第4节 脆弱却又坚强

 

“……告诉阿安罗家那群家伙，如果没有现金支付债务，就把乡下的土地买了要让他们知道，下次借钱之前就应该想着还钱的时候该怎么做——如果他们还有再度借钱的机会的话。”把手里的本子用力的合上，格罗菲斯家的女主人——玛格•格罗菲斯——转身，梳理得整整齐齐的金色头发下蔚蓝色的眼睛凝视着面前的伙计，端正的嘴角轻轻上扬，“明白？”

看着伙计点头哈腰如逢大赦的离开，曳起拖地的裙子，玛格拿起柜子旁边大串钥匙，向后走去，开始每天日落之前例行的仓库巡行。

挨个检查了所有的仓库，当玛格经过中庭的时候，当夕阳金红色的光芒照射到她脚下，仿佛是红宝石的溶液浸染上她天蓝色裙摆的时候，玛格停下脚步，抬头，凝视着开始朝深蓝色天空的一边坠落的太阳。

仿佛看着太阳，仿佛想起什么似的，玛格拧起了纤细的眉毛，一向被称为巴黎城里铁女子的容颜上也浮现起了冷漠之外的情绪，那是一种破开冰层，在冰雪下摇曳着细弱身姿的莲花一般的表情，美丽、脆弱却又坚强。

“想不到巴黎城里最好的高利贷商人也会有这样的表情哪。”一道蓦然的男性嗓音从她后方传了过来，立刻冻结了玛格脸上所有的情绪。感觉到属于男性的高大身影从后方笼罩了过来，玛格瞪着地面上浓重的影子，咬着嘴唇不说一句话。

“如果让巴黎的人看到你现在的表情的话，大概会有不少人被吓疯吧，害疯人院爆满应该不是一件好事。”男人的声音毫无预兆的靠近她的耳朵，玛格一凛，迅速反身，看到的是一张对着她轻浅微笑的俊美脸庞。

“……抱歉，我想我没有那么大的威力。”玛格小心的向后跨出一步，蓝眼睛谨慎的看着他，男人却笑了起来，覆盖了半张容颜的黑发也随着他的动作柔顺的从颈侧滑了下去，落在肩膀上。

 

萤蝶之雪翼第5节 动摇的眼神

 

“您太小看自己了，玛格小姐、巴黎的吸血鬼女士，在恶名方面，您比你的父亲强多了。”男人笑着说，语气虽然轻佻，但是一双眯起的绿色眼睛和话语中隐含的意思却毫无善意。

“……”对着面前的男人展现了彻底冻结似的眼神，玛格不再理会他，曳起裙摆就向前走去！

“……玛格小姐，前面我还没有检查过，您确定您要过去？”不阻拦她的去路，靠在拱形门上的男人悠闲的说道。

“……”金发少女回头凝视他，然后冷笑，叫他的名字，“亚特里斯。就算你是我的贴身保镖，你认为你有什么权力阻止我在我的家里行动吗？”

亚特里斯笑了起来，投降似的挥手，“我？我当然没有这个权力了，不过……”在黑色的外衣口袋里翻拣了一会，拿出一个白色的东西，亚特里斯朝玛格脚下一丢，笑看她动摇的眼神。

“……”玛格没有说话，凝视着脚下一团雪白——一只死掉的小鸽子，过了一会，她才沉声说道，“……这是什么？”

“一只死鸽子，不过是一只在您的卧室检查出来的死鸽子而已……当然了，它不过只吃了几口放在您屋子里的点心而已。”亚特里斯淡然的说道，丝毫不在意。

玛格却没有说话，凝视着脚下那团已经没有温度的雪白，她看了片刻，拍手，召唤来仆役，吩咐他们把小鸽子拿去处理掉，才看向黑发绿眼的男人。

“……现在想杀我的人多到向我的点心下毒的程度了吗？”

“那当然，你吞并了多少家族，就至少有这些个家族倍数以上的人想要杀你。”亚特里斯耸耸肩，挡住半张脸的黑发微微荡漾了起来。

看着他，似乎想从他俊美的容颜上看出什么破绽来，最后，玛格没有感情的弯起了嘴角，“放心，亚特里斯，在你还清我一条命前，我是说什么都不会死的。”说完，她单手曳起拖地的裙摆，向下一个房间走去。

很清楚她话里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亚特里斯没有说话，只是摸摸跟在她身后，向下一个房间走了过去。

 

萤蝶之雪翼第6节 再不回头

 

到了仓库门前，从腰上取下钥匙，玛格打开锁，刚要推门，却被身后的亚特里斯按住了手腕，男人低沉的声音在她耳边轻轻回荡着，“我来开门。”

被男人骨节分明的指头握住手腕的瞬间，玛格有瞬间的失神，她凝视着跟自己白皙肤色呈现对比的、属于男性的肌肤叠压在自己的手腕上，那种微妙的感觉象是风一样缭绕了上来，她难得的没有做声，点点头，从亚特里斯的怀里滑了出来，看着男人小心谨慎的推开了门。

铁门无声无息的滑开，就在洞开的一瞬间，一道金属的锐光一闪，一枚闪烁着蓝色光芒的针落了下来，亚特里斯在看到针落下的瞬间立刻反身护住身后的玛格！

猝不及防的被男人抱在了怀里，玛格一愣，随即，她用手顶住他的胸膛，冷静的低声问道，“怎么了？亚特里斯。”

没有说话，凝视着洞开的门和地上的毒针好一会儿，亚特里斯在确定没有接下来的陷阱之后，放开了玛格，“没什么，有针落了下来。”

“针？我可不记得允许我的伙计们拿这种东西来抵押。”说完，玛格顺着亚特里斯的视线看去，看到地面上发着微弱蓝光的毒针，叹气，“每天都这样，烦不烦啊。”

“你死了的话，无论是你还是刺客就都不烦了。”回答她的问题，亚特里斯向前一步，小心的用手绢把毒针包了起来，放在鹿皮袋子里。

看着他挺拔的身影，玛格沉默了一下，才冷淡的说道，“……如果我死了的话，你也就不会烦了是不是？”

小心把毒针收好，男人才回头，先是凝视她，然后微笑，俊美面容因为这个微笑而充满了魅力，“那怎么可以？我怎么舍得你被杀？”说着，他保持微笑的表情走到了少女的面前，弯身，黑色的头发沿着黑色的外套滑落下来，男人低头，伸手虚抚过她的容颜，指尖拈起了她颊边一丝金黄色的头发，递到唇边轻轻虚吻，“就算是要杀，也要是我亲手杀才可以。”说完，男人有趣似的看着她脸上那瞬间动摇的神情，再度迷人的微笑，转身离开。

咬着嘴唇，细白的牙齿在绯红色的嘴唇上烙印下深深的痕迹，目送着男人黑色的身影在一片不复金红，只有夜色深蓝的天空下消失，再也看不到。

在亚特里斯的身影彻底消失的瞬间，玛格忽然有种那个男人被黑夜吞噬掉的感觉，想要呼唤，却叫不出声音，想要伸手，却移动不了手臂。

就那么眼看着那道挺拔然而孤独的身影消失，仿佛抛弃什么又象是厌恶什么似的，玛格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她并不知道，当她拖起蓝色裙摆消失在长廊拐角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拐角一直暗暗目送着她离开的男人感叹一般的用手掌盖住眼睛，过了片刻，当月亮的光辉洒到大地上之后，他手掌下的嘴唇微微弯起一个笑容，手掌滑了下来，亚特里斯绿色的眼睛凝视着自己的手指，然后轻而虔诚的亲吻。

在一个轻轻的亲吻过后，看着洒着月光的青白色长廊，亚特里斯暗淡而凄惨的一笑。

转身，走开，再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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